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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明慧记者纽约报道）美国纽约号称“世界之都”，这里几乎汇聚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群；而纽约的时代广场则堪称“世界之都”的心脏。每天这里不仅交通拥挤繁忙，同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光顾。可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热闹繁华的街区。二零一零年九月三至五日，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云集纽约，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包括国际法会、大型炼功、集会和“呼唤良知 停止迫害”的游行等一系列活动。


二零一零九月四日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第七大道上，从四十二街至三十九街间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六百多名修炼者在一片喧嚣中表现得祥和从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纽约人的注意，舒缓优雅的炼功动作令人们纷纷驻足留影、问询，还有的停下来直接跟着学。


来自纽约的法轮功学员阿米尔在炼功的间歇中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学员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些人从修炼中获益，他们希望其他人不仅了解这个功法的特性，而且希望告诉人们——这种优美的功法在中国是受到迫害的。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君（June）向过往民众介绍了她三年来的修炼体会：她自幼习舞，但是依然感到身体僵硬。通过修炼法轮功，她感到身体彻底放松了，而且她觉得这不仅因为功法的动作，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她开始修炼后，心灵改变了。她从小认为，每个人在内心都有


一个想做好人的种子，人们应该爱护、培育这颗种子。她觉得，法轮功教人们要“真、善、忍”，而“真、善、忍”鼓励人们去培育心中的那颗种子，为此她心里充满感激。


与先生一同路过的李察玆女士说，他们曾在二零零七年及零九年两次去中国，去之前曾阅读过关于法轮功的报导，也知道中国当局对法轮功做的负面宣传，但是到了中 国后，所有跟他们谈过话的人说的都和中国当局宣传的不同，他们说实际上他们（炼法


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还有更糟糕的事发生，他们（中共当局）把人们从家中带走。这让人很难过。


家住布鲁伦的乌克兰裔舞蹈老师玛丽安娜˙布卢姆站在法轮功学员旁边，边看边学了近一个小时，她说感觉非常好，好象灵魂都自由了。她以前从未听说过法轮


功，也不知道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这件事，但是她明白，共产党就是那样——因为她生于乌克兰，知道在苏联时期，也有很多人被害死。“真、善、忍”令她想到神对人的教导。◇





在世界最繁华的闹市炼功








我从小就想做一个好孩子，可是我这天真的梦想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失落了。


刚入小学我就很快尝到了苦头：同桌为了多占一块地方会用铅笔扎进我的肉里；有时因为我讲一句不合适的真话，放学后会受到报复；甚至老师在我成绩不佳时也会羞辱、虐待我……


初中时环境更糟，男同学热衷于讲黄色下流的事，或交流各种整人经验；女生安静些，但也在传看叫言情小说的东西。我呢，耳濡目染，习以为常。


到了高中，我已适应了周围的污浊与肮脏，有时还主动接触那些不良学生，并在压力下向他们学些原本被我唾弃的生存法则；我开始叛逆，后来甚至出了格。


有一次，我捡到两页旧杂志纸，上面残存的是一篇关于濒死体验的文章，介绍一个大学教授在“文革”中无法忍受学生对他的羞辱而自杀，然后经历灵魂离体的体验，他的灵魂从身体飘出，飞到高处俯视着自己苍白的身体、医生抢救、朋友献血的全过程；他最后受到感动，灵魂返回身体。


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引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思考：如果人有灵魂，那么就有前生与来世，也就是说，本来就有一个我，未来还会有我，这个肉体并不是真正的我。那么真正的我到底是谁？虽然我没能找到答案，但我意识到了神的存在，我开始置疑我一直坚信的“无神论”，进而认识到中共也是一个宗教，它给人们灌输的是马克思的教义。


我有时记下我的想法，一位同学看到说：“你反革命呀！”这就是中共的可怕，会让一个高中生如此敏感地置疑我的思想在犯罪。我的思想应该（接第2版）


（接首页）和任何人一样是自由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天赋人权吧。毕业时，我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道：你很天真，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份人生财富。我现在认为这话是神对我的提醒，让我回想起自己那最初的梦想：做个好孩子。这么多年随波逐流，我已差不多把它忘了。


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无情的现实更是差一点击碎了我的梦。我烦躁又无奈，甚至有一次给父亲写信，想讨教点“阴谋诡计”来应对这个世界。那个梦想被我深深地埋在心底；可现实中，我却越滑越远。


就在这时，一九九六年五月，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接触了法轮大法（法轮功），我一口气读完了大法著作《转法轮》，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我就是觉得“真善忍好”。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心里很踏实，隐约感到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


开始时，我不知道怎么修炼，后来渐渐明白了：原来大法修炼直指人心，就是在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渐渐去掉各种不好的人心，按照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去做，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我同时意识到了修炼的艰难，眼看着物质利益被别人抢去时能不动心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能忍得住吗？实践中发现：大法的力量是超常的，我那已变得自私冷漠的心开始溶化了。我觉得心中充满了力量，我第一次可以理直气壮地做个好人了。我收起了我的玩世不恭，开始认真面对生活。


结婚后，我和妻子一起帮助岳母照顾瘫痪在床的岳父，帮他活动身体，给褥疮换药，洗澡、喂饭、处理大小便，什么都干。有一次，岳母喂岳父一块苹果，岳父被卡住了，吐不出、咽不下，无法呼吸，脸都憋紫了。岳母、妻子都吓哭了，我急中生智，帮岳父嘴对嘴吸了出来。尽管我尽心尽力地做，可岳父母的情绪不稳定，有时还发脾气、斥责我；他们的儿子、儿媳也猜测我是不是有什么企图。有时我心里很苦，可是凭着对“真善忍”的信仰，我想着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我对他们宽容体谅，从不计较，一直到一年后岳父去世。我岳母、小舅子和亲戚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他们感叹：“大法弟子太好了，我们全家人应高看人家一眼。”


有一次，我帮岳母照看商店，半夜有人买东西，我睡眼惺忪地收下一张百元大票，天亮一看是假币！怎么办？我不愿受骗，还能去骗人吗？烧了它！也不能让岳母受损失呀，我掏钱补上吧。事后也没和岳母提起过。


十年过去了，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净化与成长，在魔难中锤炼与升华，成了一个坦荡、超脱、无私而快乐的人，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梦想！如今大法传播到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一亿人修炼。我想这些修炼人都象我一样有自己的神奇故事，这些精彩的故事都在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真实与伟大。（文／金光）◇








普通青年：人间真的有好人





我是一名普通青年，刚刚走出学校的大门。学校的教育使我从未怀疑过电视等媒体和教科书中对法轮功的宣传会是假造的；我也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一件事让我了解并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美好。


2010年7月2日，和往常一样，我在为工作忙碌着，也许是自己太过于心急，把一位同方向骑电动车的大姨给撞了，当时她脑袋流了好多鲜血，上衣、裤子、鞋上都是血。此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吓坏了，心里也有些慌乱，急忙把大姨扶了起来。看得出，大姨比我冷静很多，还一直不停地劝我说：“没事的，大姨没事。”但是，我坚持把大姨送到了医院。到医院后，医生正准备下班，只是简单地给包扎上了，并把做CT、化验等单子开好，我们已经交了钱，只等下午上班后再做检查。


我们就在医院门厅等着。在这时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听说是被车碰着胳膊了，但表面连皮都没有破，也没有肿，准备到下午做各种检查，还准备要钱呢。我当时很害怕，以为自己辛辛苦苦打了半年的工挣得的钱，这下都得花了，说不准够不够呢。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姨不但没有要钱，还把我们已经交的400多元的检查费退给了我，她说：“你挣钱也不容易，大姨没事的。”


医生都说，脑袋上有个口子，需要吃消炎药，打破伤风针等，这位大姨都说不用的。最后没办法，医生只好让大姨在出了事情自己负责的纸上签字。就这样，大姨走出了医院。


但是，我害怕她的伤口发炎，也一直劝她买些药或打一打针，都被大姨拒绝了。第二天，我买了好吃的东西去看她，最后她也没收，并且告诉我以后不准再拿东西了。看得出，大姨并不是个凡人，她的行为和一般人不一样。


第三天，我再去看她时，她头上的纱布已经拿掉了，几天后，她的伤口完全好了，连疤痕都没有，胳膊上擦伤的地方也早就好了。


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大姨告诉我：她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她所做的一切，全是按照他们师父的要求做的，做个好人，做更好的人，为别人着想的人。她真的做到了。大姨的言行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我开始发现按照“真善忍”做人真好，发现了法轮功的美好。我准备破网进一步了解法轮功，这将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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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时代广场集体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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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国城的罗斯福公园集体炼功





减灾唯有洗奇冤


文/俯瞰


非典雪灾禽流感，


水旱地震泥石流。


病毒变种季节乱，


天灾频繁有因由。


佛法被诬在人间，


大法弟子冤狱囚。


自古奇冤伴大灾，


人不醒悟祸临头。











■漫画：统计数据造假





文／大连法轮功学员


我因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向民众讲真相，曾被绑架到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在那里我遭到上大挂、电击等酷刑折磨。


二零零七年我被复州城派出所、瓦房店公安局政经保大队联合绑架并抄家。参加绑架的本地人员有：复州城派出所副所长（可能叫于永生），村包队干部江宝治，江宝治积极配合恶警抄家，我家里被翻的七零八落的，能看眼的东西几乎都拿走了。


当天晚上半夜时候，复州城派出所把我送到瓦房店看守所。当时看守所不让接见，我被绑架时只穿着短衣短裤，恶警不让家属送衣服，不给铺盖。关了两个月时间又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


十月初，因我告诉学员“转化”是错的，恶警们说我搞煽动，当时是在三大队，大队长和管教大队长王晓峰、石雨等人对 我施用酷刑上大挂（两手分别铐在两张床上铺横梁上一角，膝盖上方捆绑、膝盖处捆绑、脚脖子上再捆绑，总共捆三道。把两床拉开，身体呈十字型，将一张床固定，再拖另一张床身体悬空，松点脚尖可点地。）被酷刑折磨的我的头和身体在不停的抖动，恶警石雨不时的来拖床加剧疼痛折磨我，他还在我面前摇头摆尾的乐颠颠的诽谤师父、辱骂师父。不给饭吃，不让上厕所，十几个小时，我头不是向前倾就是向后仰，松开手铐时全身瘫软，手指变色，指甲黑紫，手背肿的像刚出锅的馒头，生活不能自理，几天后，牙齿全部松动，门牙间离开一个很宽的大缝子。手稍微消肿后，手背手腕出现几道深色勒痕，手铐把手腕皮肤全勒破了。


零八年三月份，二大队指导员李明玉，大队长张春光，问我《三十条》（马三的监规）能不能做到？连问三遍，我都回答说：“做不到。”李明玉、张春光、赵静华、 高干事四个恶人将我拽到三楼的一个室内（专门给人上酷刑的地方），用手铐将一只手铐在一张床上铺的上梁角上，另一只手铐在另一张床下铺的横梁角上，膝盖上捆一道，脚脖上再捆一道，身体呈九十度角，站不起来，也蹲不下。恶警队长王秀菊还来拖床加剧疼痛来折磨我。等松开手铐时，我瘫倒在地上。第二天早上，一个普教人员背着我到饭堂，我的一只腿几乎好长时间没有知觉。


每月考核簿上恶警们都叫大家签字，学员们都不肯签。零八年九月份的考核一直没有签，恶警们强制签考核，那次周院长亲自助阵，还出动了几名男恶警打手，这次几乎所有的学员都被打了，或被用电棍电了。还有一部份学员被关起来进行酷刑折磨，有名叫张英林的学员胳膊被弄断；有一名三十多岁本溪学员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有一名大连学员被迫害的睡觉时突然发出惊恐的叫声向走廊奔跑，她说：“梦见恶警打她”。那时迫害场面非常恐惧。


我被带到一个屋子，恶警发出邪恶的吼声“签字”。我说：“我不是劳教人员，我没犯法我不能签字。”周院长强词夺理的说：“又不是我给你们送来的。”我说：“但是是你们收的。”这时李明玉拿着电棍向我电来说：“跟谁这么说话。”我继续说：“你们教养院就没有收人的规定吗？”这时恶警用电棍霹雳啪啦的电我脑后、脖子、后背。停下来恶人就狂吼：“签字”。我接着说：“你们什么人都收吗？”他们气急败坏地继续用电棍电我，这时科长王艳平过来拽着我的手把字签完后说：“滚！”我向前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说：“我还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这时王艳平又打了我一个耳 光。李明玉一边推我到门口一边说：“不允许你接见，不允许你打电话。”受到这次长时间的电棍电，身上多处红肿和焦糊。打这以后，我被迫害的视力严重下降， 看人么糊不清，几乎失明。两腿行走感觉不听使唤，象在云里雾里似的。代工的逼我干活，我不干，用手拽我用脚踢我。恶警队长陈秋梅不管打人者，反而训斥我 “消极怠工”。恶警大队长张春光和恶警队长陈秋梅再一次对我施用电刑，他们用电棍往我脸上身上电，还按着我手握着电棍。但这一回有师父呵护，学员的加持， 加上我自己正念很强，电棍神奇般的不听他们使唤，对我不起作用。


恶警不相信我视力下降那么重，老认为我消极怠工，带我到马三家医院、和沈阳医大检查，经医院鉴定证实视力严重下降是真实的，先后花掉检查费一千一百多元，恶警们向我要，我说没有钱，有钱也不能给。我说：“我来时我眼睛是这样吗？是你们这里对我酷刑迫害给造成的，如果我眼睛长期不好的话，我还要一个个的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呢。”零九年六月释放我时，恶警们背着我，向我家属索要了一 千四百五十元钱检查费（其中三百元车费）。


以上是我在沈阳马三家教养院里遭受迫害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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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超越梦想吗？

















《易经》是儒家四书五经之首经，被历代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化的根，是古代帝王必修之学，也是将相、商贾的必修之术。


相传，在远古的三皇时期，伏羲氏来到通天之河的黄河边，忽见一龙马负图而出，便将其图临摹下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作“八卦”，也称“河图”，这就是最原始版的《易经》，其特点是没有文字，以黑白环点示数、排列成图，此图便是神留给世人的遵循上天旨意的方法。后世周文王依据河图推演出文字卦象，所以《易经》也常被称为周易。


《易经》中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的运行康健刚常，君子要顺天意，体察天道而行才能够生生不息。现代的人，尤其是在中共统治下被无神论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浸染久了，很难理解正统的神传文明之广袤深邃，把这句话片面理解为“我们应当勉励自己，自立自强”，事实上，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有体会，很多事物的发展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论你怎样努力、绞尽脑汁，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而有时周密的计划着某事，那件事情好象有意与我们捉迷藏，它绕过我们经历了一连串的偶然、意外之后得到最好的结局，不得不让人感叹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就是因为不相信神意，不去体察天道，所以现代人较古代人生活的更迷茫更无奈。古人要比我们智慧的多，没有网络、电视、报纸，诸葛亮不出门便知天下将三分；夜观天象，便准确预知周瑜死而鲁肃代之；仰面北斗，见一星摇


摇欲坠其色昏暗，便知自己命在旦夕，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而另一个阵营的对手司马懿仰观天文则大喜过望：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可见古代的帝王将相胜负均承神意，天命难违。


但看当今，天文异象频频，无数星体更新重组，无数星体爆炸解体，宇宙在进行着一次前所未有更新过程，人类社会更是天灾人祸连连发生，水灾旱灾、地震、泥石流、死伤无数，人心惶惶，人类如何度过这个不平凡的时代？贵州平塘二点七亿年藏字石直接警示于人：“中国共产党亡”！真心希望更多的人秉持天意，遵循天道，退出这个作恶多端、行将覆灭的中共邪党，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文/蓝月）◇








当法轮功学员讲述受中共迫害的事实时，有人却不假思索就说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给你发工资，你还反对共产党”等诸如此类的话。且不说，在正常社会管理运作中，工资是自己劳动所得，而不是哪个政党赐予的，单从以下经济学家研究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的真相。


从历史的纵向上讲


中国经济占世界GDP总量，唐朝64%，宋朝39%，元朝30%，明朝44%，清朝乾隆时期 51%，清末民初27%，民国11年军阀混战后的孙中山时期12%，经过918之后14年抗战和3年多内战之后的1949年5.7%，共产党发展50多年后的2003年不到世界GDP总量的4%。


在人均GDP方面，北宋时期中国人均GDP约合2300美元或者更高，世界第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4年世界人均GDP的排名统计，中国人均GDP为1100美元，排名世界第110位。


横向比较一下，以IT 行业为例


中国IT行业平均年工资约6万元人民币，美国IT行业平均年工资7-10万美元。相似的技能，做相似的技术工作，美国IT 工程师拿至少10倍于中国工程师的工资，却没有听谁说“没有民主党就没有新美国”，或者谁说“是共和党给我发工资”之类的话。


“经济奇迹”能证明政权合法性吗？


从1978至2003年25年间，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运算增加了近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中共统计的数字）。希特勒实现同样的所谓“经济奇迹”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了100%。是否就可以证明希特勒“伟光正”了呢？而且希特勒在那3年中把失业率从30%降到零。


3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证明了什么？


过去共产党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只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在1957-1976年大搞社会主义的20年里，中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9%，在1978-1999年搞市场经济、解除了几十年来对人们经济活动的束缚，实际上也就是搞资本主义经济的20年里，


中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为7.8%。这不是在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中国才会更好”吗? （文／一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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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组经济数字看真相





顺神意  察天道





■贵州平塘二点七亿年藏字石





中华正气


◎净土


悠悠古国立东方，神传文化四海扬。�佛教道教加儒教，治国富民瑰宝藏。�西来邪灵舞张狂，侵入中华祸根长。�斗天斗地斗神佛，道德基石全毁伤。�浑浊乱世盼天亮，法轮大法是曙光。�人人相传真善忍，重塑中华正气纲。








曝光马三家劳教所对我的酷刑折磨








■1998年5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集体大炼功











